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14
2014年8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裴 璐 编辑邮箱：peil@xmwb.com.cn

风雅到骨子
戴逸如文并图

! ! ! ! 一百多年
前，有个上海人徐
文台，博学多识，精
于书法，又醉心于
操琴、写诗和收藏。

他在三十八岁时忽然开始画画了，从兰竹契入，出手
不凡。忽然又不画了。为何？竟然是求画者太多！
他得到一盏汉宫雁足灯，欣喜不已。拿它取了斋

名：西汉金灯之室，并制成拓片，寄给好友龚自珍分享。
龚自珍作诗一首答谢。诗中说，自己原来也曾拥

有过的青铜器物以及收藏癖好如今都已烟消云散，
正像《典宝》之失传。出土的汉宫雁足灯想必铜锈斑
驳如青泥苔，我为你高兴且联想到了陈朝文章高手
徐陵。陈主曾因徐陵代他拟了一篇妙文而赐他一件
珍贵的灯盘。如今，你老兄也可如徐陵般，在千年古
灯下读书，那是何等愜意的事呵。

想想吧，卖画商机涌来时，徐文台却搁笔了，自
断财路。宝灯到手时，他不仅不转手狠狠赚它一票，
也不去银行租只箱子寻机高抛。汉宫雁足灯，国宝级
文物，徐文台只是拿它点着读书。唉，想想这个上海
人，那是深入骨髓的风雅呀，真叫人羡慕嫉妒———爱！

疾走健身

! ! ! !七月流火，秋老虎依然
肆虐着人们的肌肤。假期蜗
居在家，身体日渐发胖，应同
事小刘的建议，晚饭后急走。

急走不同于散步，但
可以理解为快速的散步，更有别于长跑，
但它又是类似于马拉松竞走的一种运动
方式。对于像我这样长时间熬夜码字的
“夜猫子”来说，身体循环系统紊乱，腰酸
背痛是常有的事，所以锻炼身体就成了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了，否则落下什
么大的毛病才是得不偿失啊！
我的性格较为内向，最爱一人急走于操

场、校园花带周围，甚至田野间的小径等处。
走在昆虫鸣叫间，大步流星，闻着夜露的气
息和嫩草发出的青涩苦味。风儿飕飕地划过

耳边，轻抚着面颊，一圈、两圈、三圈，别有一
番滋味。

身体走得汗流浃背，两腿发酸，停下脚
歩，独自坐在校园的葡萄架下，望着朦胧月
色，聆听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享受着秋夜的
凉爽和惬意，白天的心烦气躁、身心疲惫顿

觉消逝的无影无踪。回家后再洗个热水澡，
洗去通体的臭汗和尘垢。再坐在电视机前来
一杯白开水小憩一番，而后就寝，一夜实在
睡得香甜。有时，我约上几个同事一起急走，
人多时，急走不像一人那么安静，而是你一

言我一语地天南海北地侃大山，一个热点新
闻过后，又一个爆料新闻粉墨登场。永远有
说不尽的话题，在侃侃而谈之间不知不觉就
已经走到浑身是汗，这样既交流了同事之间
的感情，又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呢？
如今的人们，大多贪图空调屋的凉爽，

却不知生命在于运动的乐趣。而急走的快乐
并不是一开始就体会到的，一般在一周之后
才可以体会到运动后身体的轻快。

经常使用电脑的人都知道，每隔一段时
间，电脑都要进行一次病毒查杀和碎片清理，
不然它就会启动过慢，甚至感染病毒死机。人
的身体和心灵都像一台电脑，更需要定期清
洗和休养生息、排毒养颜和清理思想垃圾。

夏日，请大家加入这急走大军的行列
吧！这是全民健身最简洁轻便的方式。

吴 明

门 店
郭红解

! ! ! !记忆里年少时的门
店，就是散落在街头巷尾
的烟纸店。在物质贫乏的
年代，那小小的烟纸店是
很有诱惑力的。店里除了
香烟、火柴、肥皂、草纸，还
有铅笔、橡皮、刀片，有让
人流口水的橄榄、桃板、弹
子糖。小学附近新永安路
上有家烟纸店，可能店主
姓张，大家都叫做“张家
里”。放学后，手攥几分钱，
到“张家里”去买文具或零
食，是少时很快活的
事。有个小学同学，
家里也是开烟纸店
的。放学后，常看到
她趴在柜台上做作
业。很羡慕这位同学，周围
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后
来得知，家里管教很严，那
些东西她一样都不能动，
实在让我钦佩在花花绿绿
的诱惑前，她能如此“淡
定”。前不久路过那里，那
一开间的商铺还在，成了
烟酒专卖店，似乎还在延
续烟纸店的文脉。

上世纪 !" 年代糕点
是凭票供应的，记得每人
每月发 #张糕点券，每张
糕点券再加上半两粮票，
可以买一个 $ 分钱的脆
麻花或 % 分钱的开口笑
或 &分钱的白元蛋糕。每
月 $次买糕点、吃糕点是
贫乏日子中的动人时刻，
买什么糕点要算计好长
时间。那时居住的金陵东
路老大楼的对面有家食
品店，当时叫成茂食品有
限公司，以前不明白为什

么要叫有限公司，但“成
茂”是欢乐的代名词，那
里可以买到难得品尝的
糕点。这些年，在便利店
的“包围”中，“成茂”还在
苦苦支撑着，先是两开间
的门面萎缩成一开间，现
在一开间门面里只有半
间在卖着烟酒，下降到烟
纸店的规格，与“大上海
食品店”的店招很不相
称。但对“成茂”的这种
“坚守”，还是有点感动，

毕竟这里还能寻觅到少
时的些许印记。

老大楼旁边，有个临
街的阁楼，原先住着拣废旧
物品的老太。阁楼下是街面
到大楼天井的通道，大楼的
垃圾箱、蓄粪池在天井，这
里是垃圾车和粪车（也叫马
桶车）的必经之道。
老太家的小火表
接在我家大火表
里，有段时间我每
个月要上阁楼抄
电表收电费。那天她告诉
我，她在上海至乌鲁木齐
火车上当列车员的三十好
几的儿子要结婚了，媳妇
还是儿子领导的亲戚，不
过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
儿子就在阁楼成了家，媳
妇为人不错，还生了两个
女儿。以后，垃圾车、粪车
改成机动车，从大楼天井
侧边新开的门进出，这条

通道就不用了。“破墙开
店”盛行时，老太一家不需
“破墙”，就用这个通道开
了个小吃店，供应面条馄
饨，生意很不错。每次路经
老大楼，总能看到小吃店门
庭若市的景象。前些天路过
老大楼，禁不住进小吃店探
访，现在的招牌是咸肉菜饭
骨头汤。老板说房子是租
的，老头（老太的儿子）年纪
大了，把店盘给了他，老头住
在杨浦女儿家，两个女儿家
境都不错。问及小店的
生意，老板说市口好，还
过得去。

如今居所周边，
隔几个门面就有一个

便利店，而最多的是房产
中介店，对着门店多瞧几
眼，立马会有穿着制服的
房产经纪人笑容可掬地出
现在你面前。那晚散步，发
现有家房产中介店关门
了，正在感叹“一叶知秋”，
门店的开与关折射出房产

市场的热与冷时，
旁边一家门店闪出
一位很帅的小伙
子，颇有礼貌地说：
“叔叔，有什么需要

帮助的吗？”帅小伙是安徽
人，大专毕业后到上海，从
事房产经纪有三年了。帅
小伙很健谈，他说一个外
地大专生要在上海发展，
机会很少，房产经纪是个
不错的选择，这个行业上
接国家政策，下接百姓“地
气”，要与各色人物打交
道，对走出校门的他是种
历练，他不奢望一夜暴富，
但这段经历对以后择业一
定很有用。一番话，让我对
他和他从事的行业有了不
一样的认识。几天后散步
又经过此地，一辆电动车
在我面前戛然停住，帅小
伙兴奋地说：“叔叔，刚带
客户去看房，是法租界，复
兴中路上的！”听他这么说
“法租界”，我很不高兴，不
得不对他讲起上海的租界
史。帅小伙很虚心，说以后
要多了解些上海历史。

史料记载，'(%!年上
海有烟纸店 ($"&家；据有
关统计，)"')年上海有便
利店 !$"" 多家，)"'* 年
上海房产中介店超过 '万
家。从烟纸店到便利店、房
产中介店，生活发生了多
大的变化。

!菜农"的忠告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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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基和他的黑虎

王忠范

! ! ! !那时我很年
轻，在莫顶草原
的村校当汉语教
师，与小我两岁
的牧民道尔基结

为朋友，他抱来皮被跟我住在一起。他教我的第一首蒙
语歌是《骏马赞》，他说马背上的民族像离不开太阳和
月亮一样离不开马。
阿伦河的眼睛亮了，大草原便绿得新鲜绿出了清

香。道尔基正式接过套马杆，开始独立驾群放牧了。阿
爸对他说：“去套一匹生个子马作乘骑吧。”这是规矩，
也是对新牧羊人的考验。那天是个阳光很好的日子，乡
亲们纷纷跑来观看激烈、精彩的套马场面，像丰收节那
样热闹。我挥拳高喊：“道尔基，加油！”他点点头，很自
信。道尔基系紧腰带，两只鹰般的眼睛虎虎有神，英雄
一样骑在杆子马上。一阵注目搜索后，道尔基选中了一
匹滚圆油光的黑马，就紧催杆子马冲进马群。在海浪般
奔涌的马群里，道尔基机灵地左拐右突，紧追直逼，步
步向前，很快把那匹黑马追出马群。说时迟，那时快。只
见道尔基一夹双腿，探前身子，甩出的套马索如闪电在
黑马头上绕来绕去，随着一声从胸腔里迸发出来的嘶
喝，套马索猛然扣住了黑马的脑袋。这时候，杆子马四
蹄插地，道尔基在马上向后一仰，拼力拉拽套马杆，那
黑马飞蹄泼鬃，倒竖咆哮，被牢牢套住了。道尔基飞身
下马，迅疾给黑马戴上笼头。人们欢呼着奔跑过来，连
声夸赞道尔基：“好驹子，
好驹子！”
黑马服了，便把道尔

基认作主人了。没事时，它
就用头蹭道尔基的袍襟，
厚嘴唇在他的牛皮靴上擦
来擦去，那样亲昵。
道尔基给它起个名
字叫黑虎，他指着
黑虎跟我说：“马通
人性，它和你一样
都是我的好朋友。”这黑马
着实惹人喜欢，一身毛黑
亮黑亮的，鬃毛又密又长，
四蹄犹如钢铸，跑起来飞
快如风，肚皮都要贴地了。
每天夜里，道尔基都要起
来两三次到拴马桩前看看
黑虎，喂几把鲜嫩的碱草，
他说马不吃夜草不肥呀。
清晨起来，道尔基先是去
拎回一桶泉水饮马，他说马
不像牛，不干不净的水是不
喝的。黑虎不管长嘶、摇尾，
还是刨蹄、啃地，道尔基都知
道是什么意思，他常常一边
给黑虎挠痒痒，一边絮絮叨
叨，像交流什么。如此亲亲热
热，我都有点嫉妒了。我说，

道尔基，你别跟我住在一起
了，干脆跟黑虎一起站着睡
觉吧。
深冬，大草原仿佛被裱

进一张冰凉的白纸，辣豁豁
的风打着滚儿地疯狂。道尔

基把羊群圈进山窝
子以后，就去取牛
粪柴想生火取暖。
回来走到半路上，
突降大雪，纷纷扬

扬的雪片遮天盖地，四下迷
迷蒙蒙。道尔基迷失了方
向，他拍拍蒙古帽，又急忙
松开了缰绳。那黑虎刨刨
雪，又抖抖鬃毛往前奔走。
走着走着，黑虎找到路了，
长嘶一声，欢快地把道尔
基驮回到山窝里的冬营
地。道尔基的鼻子一阵发
酸，他拍拍马背：“黑虎，不
但识途，还懂人心。”
道尔基正要点燃牛粪

火时，两只饿狼从山上窜
下来，嘴丫子都扯到耳朵
根了。黑虎瞪起眼睛，打着
响鼻尥了几个蹶子，飞身
冲上前去。这当口羊炸群
了，道尔基急忙深一脚浅
一脚地艰难围群，眼睛直

冒金花。黑虎勇敢地与狼
周旋搏斗，它嘶叫着用头
拱、用蹄踢、用身挡，终于
撵跑了两只饿狼。然而，它
的右后腿被咬伤了，滴淌
的血染红了雪。道尔基撕
下蒙古袍前襟，跑去给黑
虎包扎，心疼得直掉眼泪。
第二天一早，道尔基就请
来兽医给黑虎治疗，他还
用草药给黑虎又洗又糊。
没过多少日子，黑虎全好
了，跟往常一样，一听到道
尔基吹三声口哨，它就欢
跑过来。

肚
子
里
长
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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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树

黄
小
平

! ! ! !童年时，一次吃苹果，
不小心把一粒苹果籽吃进
了肚里。一个小伙伴吓唬
我说，苹果籽吃进了肚里，
会长出一棵苹果树。我怕
肚里长出一棵苹果树，一
边哭，一边回家找妈妈。妈
妈听了我的哭
诉后，笑着说，
傻孩子，一粒苹
果籽，不是在哪
里都能长出苹
果树的，苹果籽
要发芽，要长出
苹果树，需要土
壤、阳光和水
分，缺一不可。
肚子里没有土
壤，没有阳光，
怎么可能长出
苹果树呢？

听了母亲
的话，我的心放
松了下来。妈妈
继续开导我说，每个人都
有许许多多梦想的种子，
这梦想的种子，就好似那
苹果籽，它需要我们在实
干的土壤上，用辛勤的汗
水去浇灌，用热情的阳光
去普照，才能发芽结果。
“肚子里长不出苹果树”。
母亲的话，让我从小就懂
得了，一粒苹果籽是怎样
长成一棵苹果树的。

黄玮华
先验后称终收纳

（世界杯球员）
昨日谜面：明晃晃

（二字口语）
谜底：显摆（注：显，明；
摆，晃动）

头脑!动刀"溯源
邬时民

! ! ! ! 很多人认
为，头脑开刀是
一种很先进的现
代外科手术。实
际上，这类手术

很古的时候就有之，因为最古老的外科手术里面就有
钻颅术，这可以追溯到 $+""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不
过，早年的钻颅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古埃及宗教认
为，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不死的原则”，开颅就是为了让
“不死的原则”及时离开将死的躯体，在死后让“灵魂”
继续过着其生前奢华的生活。

真正有医疗价值的开颅手术，应该是我国古代医
学家华佗要为曹操劈脑治头痛手术，遗憾的是没有记
下详细的材料。
随着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神经外科作为一门独

立学科在 '(世纪末崛起，人们开始对脑的形状和结构
开始深入认识，颅内手术逐步进入成熟期。

'&,'年，英国外科医生彭尼脱和高德利为一个 )%

岁的男子摘除了右大脑的一个胶质瘤，但由于当时的
外科医生只注意如何摘除头脑内的血块或肿瘤，而忽
视了术后可能产生的并
发症，因此这名接受手术
的男子 $ 周后因脑膜炎
而死亡。但是，这个创举
还是震动了当时的医学
界。此后，英国、德国、美
国的一些外科医生先后
做过颅内肿瘤、脑脓肿、
癫痫、脊髓压迫症和疼痛
手术。但当时并没有真正
独立的神经外科，病例不
多，且因手术器械原始，
手术技术尚不成熟，麻醉
安全度差，又缺乏有效抗感染、抗脑水肿和颅内高压的
措施，当时手术死亡率很高。
神经外科虽起源于英国，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展现给世人，却发生在 '(世纪初期的美国。当时美国
有一批杰出的外科医生致力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外
科治疗，其中贡献最为突出者当属 -./0123教授，4()+
年在他工作的波士顿 5613078医院，创建了一所具有
完整临床体制的独立的神经外科，并很快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神经外科中心。他创用的帽状腱膜夹持翻转止
血和脑动脉银夹止血，一直是神经外科手术中的常用
操作器械。-./0123大幅度降低了脑肿瘤手术死亡率，
使之从 %9:以上降至 '9:以下。同时，以他名字命名
的柯兴氏病（-./0123 ;1/<7/<）、柯兴氏综合征（-./0123
/=8;6>2）和柯兴氏反应（-./0123 6<?@<A）等，迄今仍为
临床沿用。被誉为现代神经外科之父的 -./0123 于
'(*(年去世。

拳饵钓鱼
冯忠方

! ! ! !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
有一种原始的垂钓方法，钓
鱼者将拳头伸进水里为饵，
待鱼咬住拳头后，迅速将手
提出，另一只手便把鱼捉住。
用此法钓得的鲇鱼，头扁体壮，牙尖齿利，满身带刺，
大的有 '+多千克重。雌鲇鱼在河底挖洞产卵时，钓鱼

者需跳进河中，把拳头伸
进其洞内，待鱼上“钩”
后，钓者要立即用另一只
手抓住鱼尾，将其扬到岸
上。为避免受伤，大多数
人戴手套垂钓了。


